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从《呼啸山庄》看艾米莉•勃朗特的自由意识

《呼啸山庄》是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流传在世的唯一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奇特的想象、汹涌澎湃的炽热感情讲述了一个爱情传奇，主人公希斯克利夫狂热、执拗、怪癖、残忍的性格伴着明媚的阳光、凛冽的风暴勾勒出一个奇异的魔幻世界。艾米莉在小说当中勾勒出了三个世界：人的童年、成年和死亡的世界。在这三个世界中，童年是灵魂与肉体和谐、自由的光明世界；成年是灵魂黑暗的世界；而死亡则使灵魂得到解脱，返回到无限自由的大自然中。

一、童年：自由的张扬

少年时代的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总喜欢在荒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在心灵自由的世界里，在大自然的荒原里，二人如鱼得水般地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快乐。在这段时期，肉体与灵魂是和谐自由的。希斯克利夫之所以能在整日的辛苦劳作中撑下去，将亨德利和约瑟夫的毒打与侮辱所激起的愤怒冲淡并压下去，在深受凌辱的日子里活下去，全部都是因为有凯瑟琳像天使般的陪伴在他的身旁，与他一起在荒原中奔跑、玩耍。荒原、悬崖、自由自在的奔跑是唯一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的东西，自由快乐的童年是他们二人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在童年这个光明的世界里，自由与欢乐抵消了世间的一切痛苦和烦恼。

艾米莉在小说里刻意强调的就是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少年时代心灵里的这个光明世界。在这里，自由的天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画眉山庄作为呼啸山庄的对立面，它与自然是相背离的，画眉山庄的生活是对自由的桎梏，这种生活是艾米莉极力否定的。在艾米莉的人生信念中，灵魂是纯洁自由的，它无拘无束的翱翔在自然界里，而生命的降临使灵魂开始了它受缚的过程，在灵魂受缚的过程中童年是她唯一能够得以自由驰骋的一段幸福时光。

二、成年：灵与肉的冲突

在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一起度过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童年后，艾米莉将两人带进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被世俗享乐所支配的凯瑟琳和被原始激情所控制的希斯克利夫在背离自然的轨道上越走越远。凯瑟琳的感官欲望在世俗享乐的诱惑之下骚动起来，世俗享乐对心灵的骚扰使灵魂从此得不到片刻安宁。而希斯克利夫在凯瑟琳的背叛与死亡中导致精神的深深失落，这几乎使他一生都处于盲目而疯狂的复仇之中。

在艾米莉看来，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抽象的爱，也就是泛神论信仰者心中所看到的灵魂之间的吸引和爱悦。其中的一方如果失去了另一方，那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命，失去了生存的根据和意义。画眉山庄的生活，让凯瑟琳接受了世俗潜移默化的熏陶，，她的童心开始一点点泯灭。尽管凯瑟琳在灵魂深处仍然保持着对希斯克利夫的刻骨铭心的爱，但她的信念经受不起巨大挑战，最终屈服了。这一切使凯瑟琳以后的人生充满了苦难，来自灵魂深处的悔恨时时刻刻销蚀着她，她的全部精力就在这种空虚与失落之中快速的消耗殆尽。

面对即将死去的凯瑟琳，希斯克利夫是残酷无情的，他粗暴的诅咒她：“你现在才使我明白你曾经多么残酷——残酷又虚伪。你过去为什么瞧不起我呢？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我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你应得的。我的吻和眼泪要摧残你，他们要诅咒你。你爱过我——那么你有什么权利离开我呢？有什么权利——回答我——对林敦存有那种可怜的幻想？因为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和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把我们分开，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做了，我没有弄碎你的心——是你弄碎了的；而在弄碎它的时候，你把我的心也弄碎了……”这段描写在一切文学作品里是最粗暴的章节之一，但它也是最感人的。希斯克利夫非常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办法使凯瑟琳免于死亡，但有一件事情能使她得到平静，那就是使她充分地、完全坦率地理解并接受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含义。艾米莉在这里所设计的独一无二的对白说明不但希斯克利夫知道，而且凯瑟琳也知道，他们自由的天性、灵与肉的和谐统一比死亡更重要，世俗享乐与自由相比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凯瑟琳在弥留之际，打开窗子，探出身子去迎接那凛冽的寒风，向荒野里呼唤儿时的伙伴：“希斯克利夫，如果我现在跟你比胆量，你敢吗？你太慢了，你以前总是跟着我呀！”这凄厉的呼唤，象征着凯瑟琳的最终觉悟，她从世俗享乐的诱惑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荒野，回到希斯克利夫的世界中。艾米莉通过凯瑟琳一生的悲剧说明关键时刻的软弱和动摇带来的是一生的痛苦和悔恨，要想获得精神的自由，只有摒弃世俗的享乐。

“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那个害了你的人呢？我怎么能够饶了他？” 希斯克利夫在书中的形象表现了小说的基本思想，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渴望爱情、知识的人们的孤独和道德沦丧。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行为是因为他的人格、爱情、价值曾经在忍无可忍的压抑中丧失殆尽，是一个卑贱者“为自己被摧残的青春和被践踏的爱情复仇”。这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反抗。正如英国著名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斯克利夫的所作所为是无情的充分使用敌人自己的的武器来对付敌人，使我们本能地在他报复行为中看到正义与公道，我们理解他为什么没有人性……尽管希斯克利夫的行为和性格是那样的，我们仍然同情他——当然，不是说去赞美他或者为他辩护，而是在内心里同情他，继续以一种朦胧的方式和希斯克利夫站在一起去反对其他人物。”《呼啸山庄》的故事是以希斯克利夫达到复仇目的而自杀告终的。他的死是一种殉情，表达了他对凯瑟琳生死不渝的爱。十几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哭泣，等待着希斯克利夫，终于希斯克厉夫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灵魂不再孤独，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底下散步……而希斯克利夫临死前放弃了在下一代身上报复的念头，表明他的天性本来是善良的，只是由于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天性，迫使他变得暴虐无情。小说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取代了低沉的伤感和忧郁，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死亡：心灵的解脱

英国文艺理论家福克斯曾把艾米莉的这部作品同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和巴特勒的《众生之道》作了比较，认为这三部书“都是英国天才的宣言书，宣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达到人的美满生活。”在艾米莉诗集美国版引言中，对《呼啸山庄》称赞的根据也是由于在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尘世的渺茫和来世的真实。”在艾米莉的人生观里存在强烈的厌世思想，她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使人堕落的世界，是一个苦难的深渊，人踏进这个世界之后无论怎样力图保持自己的原始本性，都免不了要沾染罪恶，步步背离自然。这一看法同样体现在《呼啸山庄》中里，小说中的人物把死看作是一个通道，通过它来达到人性最终不受阻碍的状态，得到最终满足的平静。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死是一种胜利，因为到最后两个人都保持住了信念，坦率的面对死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相反，它肯定了生命的权利，并将生命无限延续下去，他们获得了永恒的自由与快乐，这是他们最完美的归宿。作者最后写道：“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正是对他们所处的被恶势力所操纵的旧时代的一个顽强的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却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
艾米莉·勃朗特创作《呼啸山庄》时，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迅速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出它内在的缺陷，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现实复杂残酷。尽管艾米莉·勃朗特从未投身于任何运动，但当时整个时代的动荡情绪和反抗精神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艾米莉·勃朗特以艺术的想像形式表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精神压迫和矛盾冲突，创造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完全被扭曲了的，笼罩着恐惧不安和绝望的现实图景。女作家以人性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她认为，人对现实幸福的渴望完全出于人的本性是自然的和合理的，而社会的错误恰恰在于抑制了人的渴望，从而使这些被压抑的欲望畸形滋长，其恶果必然是使人性中那些健康的积极的因素畸变为病态的、消极的因素，并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破坏性。希斯克利夫正是这样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扭曲的灵魂。
在艾米莉精心营造的三个世界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她那颗怦怦跳动的心，感受到的是她那自由驰骋的情感世界。这使得《呼啸山庄》带有一种奇特的气质。虽然它的故事是那么阴郁，但它一点也不病态，相反它散发着任性、愉快、健康的气息；虽然它所描写的感情是那么强烈，但它毫不粗暴或者狂热；虽然它的人物是那么残酷，但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却并不可怕，相反在每一页都闪现着一种年青、粗犷、不可抗拒的魅力。

才华洋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这部唯一的小说——《呼啸山庄》，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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